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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配音工作室

发布公告称，公司内外多

名配音演员涉嫌刑事案

件，一时掀起热议。原本

小众“配音圈”的负面事

件，何以吹起文娱界大面

积波澜？原来疑似“塌

房”的配音演员业务范围

不仅涵盖传统的译制片、

动漫等类型，更涉及大量

影视剧作品或因此而下

架。令广大网友更为担忧

的是当下部分演员，尤其

是青年“偶像”滥用配音

的畸形创作生态——演员

也该为角色“开口”了！

配音演员原本是为译

制片、广播剧、纪录片、

动漫游戏等类型而生，眼

下却在影视界成为“香饽

饽”。台词，作为演员表

演的本分，交由配音演员

完成的理由不尽相同。有

的是为“藏拙”——演员

演技尚可但是台词“出

戏 ”； 有 的 是 为 “ 偷

懒”——演员不愿背台词

全靠“1234567”蒙混过

关 ； 有 的 是 为 “ 成

本”——配音成本比现场

收音低，可出镜演员又不

愿、也无暇为作品再出一

分幕后之力……基于这样

的现状，无论配音演员功

底再怎么深厚，与出镜演

员配合得多么天衣无缝，

都不能说明滥用配音可以

成为影视创作的常态。

就拿某部“大女主”

长红剧来说。剧中女一号

为代表的多位主演演技精

湛，使得一批角色深入人

心。然而，就是因为剧中多位主演启用知名演员配音，使

得剧集粉丝与配音演员拥趸，围绕角色塑造成功是谁的

“功劳”而争论不休。不少人也猜测，正是因启用配音，

而令主演错失专业奖项——确实，当台词这一考察演员的

重要维度缺失，即便表演再精湛也难服众。尽管主创事后

声称，启用配音是为避免演员籍贯不同，导致台词口音影

响作品整体质感。可梳理各类成功影视创作，有的是为了

角色练习方言贴合角色的案例，更遑论这部长红剧其实是

基于普通话的影视作品，足见当前演员台词功底已经成为

当下影视界的“集体短板”。

曾几何时，大量影视剧配音成了某些青年偶像能力堪

忧、急于捞金的“遮羞布”，尤其是仙侠剧、甜宠剧更是

滥用配音的“重灾区”。盘点参演演员可以窥见个中原

因。他们中不少人由偶像练习生转型、缺乏系统专业的声

台形表训练，全凭流量号召力“空降”剧组。原本木讷糟

糕的演技，全靠配音演员的台词表现力为其“贴金”。有

人统计，当下影视界不乏出演十多部作品的当红演员“原

声率”低于10%的荒唐现象，难怪网友将他们讽为“演

贝”。“员”字少了口，以此批评其不但演技堪忧，连最基

本的“开口”都做不到。而个别演员偶开“金口”，原本

平平无奇的表现竟也成为营销号、粉丝无脑吹捧的“高光

时刻”——当演员的本分成为卖弄炫耀的资本，足见滥用

配音已到了何种地步！

可以说，滥用配音与尬戏、抠图、文盲等问题一样，

本质上仍指向当前部分演员有失艺德、专业素养亟待提高

的根本问题。回头看，“塌房”者固然值得批判，但我们

更期待这一事件成为影视行业回归良性创作生态、警醒更

多演员锤炼自身基本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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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尹派’，这部剧一定要学。”41年前，“越剧王子”赵

志刚凭借经典剧目《何文秀》一炮而红，如今他把从恩师尹桂芳

手中接过的剧目教授给上海越剧院的青年一代男演员张杨凯男

与冯军。日前，越时代 ·越美丽——2023上海越剧院传承系列

演出首场演出《何文秀》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三位“何文秀”为

戏迷共同诠释了“尹派”艺术的独特魅力。

作为“尹派”的代表作之一，越剧《何文秀》自1953年1月首

演后70年长演不衰。据赵志刚透露，传承版《何文秀》酝酿已

久，去年他就为两位年轻演员各排了半场戏，剧中极富特色的唱

腔与灵活多变的节奏一度让年轻人打起退堂鼓，但赵志刚坚持

“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才算学懂‘尹派’。”

越时代 · 越美丽传承系列演出是上海越剧院为全方位培育

青年演员所打造的演出品牌，系列演出将覆盖全年，由名家携

学生联袂出演，借以通过不同世代演员的告白，展现时代下越

剧人追求自我实现和对越剧艺术坚守创新的过程。《家》《赵氏

孤儿》《第一次亲密接触》……曾凭借一批男女合演剧目在越

剧舞台上引发关注，赵志刚期待后辈能接稳传承的接力棒，

“希望将这些艺术结晶交给更多男演员，让作品常演常新”。

《何文秀》上演的同一晚，上海越剧院创排的小剧场作品

《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亮相宛平剧院。在袁范、范傅两版《梁

祝》和徐王代表作的光环下，徐王版《梁祝》尽管在行腔韵

致、表演风范上独具特色，却甚少登上舞台，仅有“徐王”派

弟子及再传弟子演绎过折子戏。整台戏分为“春之苏醒”“生

如夏花”“冷落清秋”“冬逝情殇”四个部分，赋予《草桥结

拜》《十八相送》《楼台会》《临终 · 哭坟》诗意化的解读，以

现代审美演绎梁祝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徐派”小生杨婷娜

与“王派”花旦李旭丹的演绎为经典增添别样的风姿。

今年，上海越剧院将在“演艺大世界”继续各类型的演出

探索，计划推出11个演出品牌，超过100场的越剧演出，不断

为观众带来高质量的艺术产品。在宛平剧院，以剧院中生代为

主要力量，推出流派纷呈的“盛世越章”系列演出、抗美援朝

胜利70周年纪念演出、纪念宗师系列演出、2023越剧驻场

《红楼梦》、越剧小剧场系列展演等；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推

出“传 · 承”系列演出、上海越剧院“四大经典”剧目展演

等；在海上梨园，打造“文商旅”相融合的概念，以越剧会

友，推出“古戏楼”系列品牌演出；在中国大戏院，持续打造

上海越剧院&中国大戏院联合品牌“锦瑟年华——未来之星”

系列演出。

上百场越剧演出计划
年内登台演艺大世界

面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

冲击，如何捍卫文学写作的尊严？日前，

围绕“短篇小说的传统资源与当代技艺”

主题，上海 《小说界》 和 《思南文学选

刊》主办的首届短篇小说论坛上，多位作

家评论家谈及，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或

是“不用倍速观看的最后一块领地”，提供

了便捷算法之外的美学选项——好的短篇

带来的是语言的锋利、节奏感和作者的

“创世”野心。

AI技术巨型魔术表演般的迅猛进展，

牵动了文学界对科技未来的想象。评论

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要

继续捍卫创造力的尊严、能力和荣誉，我

们要抛弃所有陈词滥调，所有的惯例，所

有从阅读中积累的老套，重新思考什么是

创作？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机器做不了的

东西？”在他看来，作家的“作”，内核是

创造，创造出只属于人的东西。

“加速时代”，魅力大于技术

“当下作家面临一大挑战，不少人的神

经系统是由短视频这个加速时代‘喂养’

出来的，这是客观存在的现状。如果不匹

配这样的受众情感，今天的写作有一定程

度被边缘化的危机。短篇小说可能是一种

方向。”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注

意到，“加速时代”的文学身处的传播语境

发生变化，受众对文本节奏提出更高要

求，“长篇短写”这样强化小说节奏和视觉

化的方法，或许会成为一种尝试。

当习惯倍速看影视剧，那么“倍速”

会不会也影响小说创作？评论家、复旦大

学教授金理认为，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影响

写作，改变乃至重塑作家的感知结构和艺

术创造，但反过来说，“短篇小说或许会成

为不用倍速观看的最后一块领地”。

“好的短篇小说恰恰让人无法倍速去

看。相对于长篇，短篇更能体现作者本人

的气质。我们喜欢读短篇小说，往往是因

为对作者感到亲近，哪怕其中有种种所谓

缺陷都没关系。在短篇写作中，小说家个

人的魅力要大于小说技术。”评论家张定浩

援引“匆匆不暇草书”——草书看上去写

得快，真写起来很花时间。“作家路内提

到，帖学和碑学的差别，之所以帖比碑难

临，就因为最难临摹的不是每一笔，而是

笔画与笔画、字与字之间的连接、顿挫，

乃至气息的流转，这恰也是短篇小说注重

的东西。”

读者对“好故事”的渴求仍是刚需般的

存在。“一个没有金短篇的作家可能也是可

疑的。好短篇越来越像现代或后现代建

筑。小说的形式就像砖、瓦、钢筋、玻璃——

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小说的形式和

内容是分开的，但现在小说的形式也是甚

至更是内容。”在评论家木叶看来，好的短

篇小说能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好，“当你

觉得ChatGPT很强悍的时候，看似不动的

建筑也有着无限可能。”

长篇像长跑，短篇似拳击

短篇小说的创作，尤其体现作家在有限

篇幅里的巧思。结构的精密与情感的力度，

考验着写作者提炼生活素材的艺术手法。

作家李宏伟打了个比方——某种程度

上写长篇像长跑，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和陪

伴，过程很漫长；短篇像是打拳击赛，“跟人

打一架”，强调全身心的爆发式投入，直面对

手的挑战并迅速作出回应，“因为短篇基本

上没有容错的余地”。他的短篇小说集《雨

果的迷宫》正是融寓言和幻想为一体，将空

间和时间重新组合，带领读者滑向一个个极

富想象力又具真实感的不可描述之地，拓宽

了当代小说写作的边界。

比起长篇小说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

“生活”本身一般的身躯，短篇小说却是“间

接”地依据着生活。自2017年以来，每年或

隔年创作一部短篇小说集，成了作家弋舟的

固定节奏，“人间纪年”系列第四部《辛丑故事

集》收录了不少“短故事”。在他看来，“短篇

在大多数时候，看上去经不起琢磨，神头鬼

脑，有着某种神秘而脆弱的美感；然而内里却

自足而圆满，宛如一枚果实坚挺的内核，蕴藉

着伟力。”他发现研讨会上多是青年小说家和

批评家的面孔，这从一个层面佐证，“短篇小

说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和‘年轻’画等号？

如果青春意味着更有希望，是不是可以说短

篇小说也孕育着文学的希望？”

董夏青青表示，如果说长篇小说需要作

者善于“涂饰”，那么短篇小说则需精于“洗

刷”，从漫长的一个又一个小时里，淘洗出一

个人真正耀眼甚至刺眼的时刻。刘汀认为，

短篇小说对写作者最大的意义在于，有无限

多的可能来重新构造眼前的世界，“不像长

篇需要处理宏大结构或众多人物，短篇有时

只需一位人物、一处场景甚至一个瞬间就可

以重塑世界，写短篇很少说人物控制作者，

而是作者必须具有极强的掌控力，无论是语

言节奏还是动作细节，都要斟酌考量，最终

让成品抵达目的地”。

在《仙境》作者哲贵看来，写作既是自

己跟外部搏斗，也是和自我搏斗的一种方

式，特别是短篇小说，每篇都在重建新的世

界，或是对自己新的阐释。“从这个意义来

说，短篇小说写作就是一次次重生，不断超

越自己。”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洱相信，短篇写

作带来一种启示：当学好了短篇小说的基本

技艺，并把这种技艺与当代语境建立更紧密

的关系，我们有可能打开所有事物的缝隙，

敲开坚硬的东西，感受艺术生活带来的庞大

“恩典”。

面对AI带来的冲击，文学界热议如何捍卫写作的尊严——

短篇小说或是“不倍速观看的最后领地”？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回归，首周末的两

台演出《牡丹亭 ·音乐传奇——昆曲与竖琴五

重奏音乐会》《无论西东——“方锦龙和他的朋

友们”音乐鉴赏会》，可说是传统艺术的“融合

菜”。台上的杜丽娘在提琴和竖琴的伴奏中唱

着“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样的“牡丹亭音乐

会”是昆曲，也不完全是昆曲了，更确切地描

述，这是一种昆曲衍生的“文创”。琵琶演奏家

方锦龙“无论西东”，对中古乐器和时髦国风如

数家珍，在台上说得比演得多，他创造了一种

综艺感极强的“民乐清口”。

传统艺术“改装易容”的破圈，早已不稀

罕：B站的元宵晚会上，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惊

梦》时分，出现了花样滑冰；同样是B站晚会，

方锦龙怀抱琵琶，与虚拟偶像洛天依同台，“新

国风”在赛博世界里“一曲红绡不知数”。重回

线下剧场，杜丽娘在柳梦梅不在场的舞台上唱

着“这衷怀哪处言”，方锦龙的音乐会终不免要

《十面埋伏》来压轴。传统艺术以综艺化、文创

化的方式扩大了朋友圈，它们的一鳞半爪进入

了流行文化的视野甚至引发了狂欢，但对于戏

曲、民乐以及更多传统文化的“本体”而言，可

还能“相看俨然”？

昆曲和西洋弦乐相遇时，首先
尊重昆曲本体

《牡丹亭 · 音乐传奇》 撷取了 《游园》

《惊梦》《寻梦》和《离魂》四个折子里的

九支曲牌，即，【步步娇】【皂罗袍】【山

坡羊】【懒画眉】【忒忒令】【嘉庆子】【豆

叶黄】【江儿水】【集贤宾】，集中了杜丽

娘最精华的唱段。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

琴，一把大提琴，还有竖琴，这支室内乐

队取代了昆曲伴奏的鼓笛。伴奏并不是简

单地把工尺谱转成室内乐，而是在传统唱

腔之外另谱新曲，弦乐成为呼应、烘托曲

唱的新的声部。其实，这场音乐会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无论西东”的堂会。

比起高强度使用大交响乐队的《牡丹

亭》，或刻意设计生旦之间“双向奔赴”

的偶像剧化 《牡丹亭》，这样伴着弦乐浅

斟低唱的杜丽娘，反而是难得地靠近了闺

门旦所追求的“落静”的境界。遗憾在

于，并非闺门旦应工的表演者，从“良辰

美景奈何天”唱到“甚西风吹梦无踪”，

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然而演唱层面的完成度不足，恰恰验

证了这种演出形式本身回归了昆曲表演的

本源，也就是依字行腔的“曲唱”。有过

太多满台珠翠、花团锦簇的“青春版”，

以至于在昆曲越来越大的朋友圈里，有许

多人并不了解，作为古老东方戏剧代表的

昆曲，核心是声音的表演，唱念做打，唱

是第一位的。所以，《牡丹亭 · 音乐传

奇》所暴露的不足，也是它的珍贵：它让

昆曲和西洋弦乐相遇时，首先尊重了昆曲

本体。

陌生化的琵琶和熟悉的《十
面埋伏》

方锦龙这台“和朋友们的音乐鉴赏

会”，前半场是他的个人秀，在一个多小时

里，他一人在台上吹拉弹唱，钩沉了一部中

国民乐简史，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骨笛，到

处山海之远的海南黎族鼻箫。这样纵横千里

又深入浅出的科普，掀起了笼着中国民乐的

盖头一角。

当然主角还得是琵琶。方锦龙与李玉刚

合作电音 《花木兰》，或与郎朗同台演奏

《日出东方》，这些节目让琵琶和国乐破圈的

关键在于，方锦龙成功地让大众视野里的琵

琶演奏陌生化了。

《无论西东》 的选曲和节目编排同理，

在压轴的《十面埋伏》之前，整台音乐会追

求的是让琵琶既不像琵琶，又还是琵琶。琵

琶本身是一种音色丰富的乐器，方锦龙用一

把琵琶弹出了“以假乱真”的日本三味线、

印度西塔琴、美国民谣和电音DJ现场，这

对琵琶演奏而言并不是高难度的技艺，但是

民乐以及民族乐器充满弹性的表现力，它们

足以切入现代娱乐场景的适配性，这的确是

被忽视的，方锦龙发现且放大了这一点。

用琵琶模拟各地音乐风格的“琵琶世界

语”，或者琵琶和吉他、贝司组合，弹奏西

班牙名曲《爱的罗曼史》，这符合文化研究

学者定义的“元素传播”，也就是抽取了琵

琶的一部分基因，让它作为一种可供使用和

调配的元素，离开传统民乐转而进入更广泛

的语境，参与流行文化的爆款制造。这让琵

琶成为了某种奇观，也因此被更多人“看

见”了。

民乐成为参与流行文化的一种“元

素”，这是不是降维和自我刻奇呢？这注定

是暧昧的命题引申出暧昧的结果，因为混搭

和融合，也可能众星拱月地渲染琵琶的主体

地位。比如《彝族舞曲》，因为吉他和贝司

的加入，以及编曲的微调，“无论西东”却

比“土生土长”更能演绎这支曲子包容的、

欢愉的生命力。

过去的几年里，方锦龙不惮于被质疑他

的“爆款国乐”“综艺民乐”，他也乐于做聊

发少年狂的“潮人”，但有意思的是，他给

《无论西东》所作的节目编排用心良苦：插

科打诨暖场，清新的“新国乐”皆大欢

喜，西风东渐的串味琵琶烘托气氛，而到

了满场欢腾时，他说起在欧洲的演奏会

上，折服了海外观众的仍是《春江花月夜》

和《十面埋伏》。

混搭或融合，综艺或文创，这未尝不是

传统艺术陷入的传播焦虑，“新潮”“爆款”

和“流量”的尽头，是不是还得回望传统艺

术的本体呢？为了抵达更多受众的“七十二

变”固然是一种自信，但相信古老的审美资

源能冲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也是一种自

信。毕竟，繁花似锦的破圈和出圈之后，总

还要更多人进得园林，才知春色如许。

当传统艺术成为“综艺”“文创”，可还相看俨然？

《无论西东——“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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